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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東尼出生在里約熱內盧市，父親是土生的混血兒，因時際會，後來做了外交官。母親是富有的義大利移民，有著貴族式的傳統

價值觀，很重視教養。因此，東尼從小受到嚴格的教育，曾到英、法留學，精通多國語言，擅長繪畫美術。二十多歲學成回國，便

在環球電視公司擔任節目製作人。不久，又與一望族的獨生女結婚，生了一女二男。　　從任何一方面來說，東尼是幸運的天之驕

子。他聰明好學，精力過人，在電視界，他的才華極受尊崇。他的生活富裕而優越，交往的多是社會名流，結識的也是藝術界中出

類拔萃的人物。他是成功的象徵、名利的代表，是年輕人心目中的偶像。

　　然而，他並不快樂。

　　首先，他反叛了父母，在兩代之間不斷的爭辯下，終於不再往來。其次，他又觸怒了藝術界的前衛人士。然而，他雖然反對因

盲目求新而脫離群眾，又不甘心向庸俗的大眾趣味妥協，自己卻不知道應該走向何方。

　　接著，幸福的小家庭也失和了，他的妻子為了爭取女權，公然宣稱支持性解放運動。東尼向時代低頭，參加了夫妻交換俱樂

部，在俱樂部中卻與人大打出手。最後，他開始酗酒，追求心靈的麻痺。等到他同意與妻子分居時，早已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酒鬼。

　　尼奧與秀子浪跡天涯，由阿根廷輾轉來到巴西，沿途以販賣手工藝品及繪畫維生。到了里約後，他們深深地被那裡的熱帶風物

人情所迷，一再留連忘返。由於當地的生活問題容易解決，他們有意藉著這個條件，物色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探討人生。

　　有一天，尼奧與秀子正坐在里約最富盛名的科巴格班納海濱，觀賞夜景及過往的人群，一個醉鬼東倒西歪地走了過來。

　　「嘿！嬉皮！」醉鬼喊著。

　　尼奧望了他一眼，沒有理會。

　　「這裡不許你們坐！走開！」

　　尼奧道了歉，拉著秀子走到另一個地方，仍然靜坐著，如同兩個泥人。不久，那個醉鬼又過來了：「嬉皮！這裡也不行！」尼

奧又道歉，再換了個地方，醉鬼緊追不捨：「哪裡都不行！我看到你們就討厭！」

　　尼奧心平氣和地說：「對不起，可是這裡的人物太可愛了，我們只看一下就走。」

　　尼奧的葡萄牙語帶著濃重的西班牙口音，這個醉鬼就用西班牙語說：「這些人有什麼可愛？我天天看，都看膩了！」

　　「他們充滿了生命力，生命就是可愛的！」

　　這個醉鬼心裡倒很清醒，他老實不客氣，一屁股坐在尼奧身旁，喃喃的說：「那都是口號！生命只有煩惱。」

　　「你太寂寞了，所以不能享受生命的歡樂。」尼奧同情的語調，與晚風相應和。

　　醉鬼一征，望著他說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　　「我是過來人，在沒有領略到生命的可愛時，一樣也是充滿了煩惱。」

　　醉鬼沒有再開口，顯然墮入了沉思的深淵，一動也不動地呆坐著。過了一會，尼奧拉起秀子，準備離開。醉鬼突然說：「你們

要去哪裡？」

　　「哪裡能去就去哪裡。」

　　醉鬼似乎清醒了許多，堅邀他們到他家去，這才互通了姓名，醉漢就是東尼。

　　東尼住在科巴格班納海濱旁的一棟豪華公寓中，三房兩廳，外帶一個露天花園，憑欄可以眺望無垠的大海。房內陳設富麗堂

皇，全新款式的家具，天花板上掛著琳瑯五色的水晶掛燈，地下鋪著羊毛地毯，長長軟軟的毛，直蓋過腳背。

　　一進門，門縫下已塞了好幾張字條。東尼拿起，只瞟了一眼，把字條丟到一邊，說道：「這些女孩子！真煩人！」

　　尼奧與秀子一進門，便老實不客氣的，雙雙盤膝坐在地毯上。東尼忙指著那軟綿綿、可以把人陷下去的豪華沙發說：「坐那裡

吧！」

　　尼奧大有難色，與秀子面面相覷。

　　東尼以為他們怕弄髒了沙發，便說：「沒有關係，沙發套經常有人洗。」

　　尼奧苦笑著解釋：「那樣坐著像隻蝦米，我們不習慣。」

　　「不習慣？難道坐在地上舒服些？」

　　「大自然只有土地，沒有沙發，我們在地上坐習慣了。」

　　東尼覺得很有趣，也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可是他那兩條硬得像木棍的腿，彷彿是多餘的累贅，怎麼放都不對。看看尼奧輕鬆自然

的姿態，他很不甘心，便用力地搬著腳架來架去，只聽得關節咯吱作響，無法安穩。

　　尼奧說：「不必勉強，坐只不過是求個舒服，怎樣都可以。」

　　東尼敬煙，他們不抽，問酒，他們不喝，連可口可樂也不要。最後在東尼的一再勸說之下，只接受了兩杯清水。

　　「你們這樣生活多枯燥！」東尼很為他們惋惜。搖著頭，猛灌了一大口威士忌。尼奧沒有回答，東尼又說：「我見過不少嬉

皮，我真不懂，你們為什麼不去找個理想的工作？難道這種日子還真過得下去嗎？」

　　尼奧與秀子相對笑笑，向東尼點點頭。

　　「別騙我，我不信。」東尼又呷了一口酒。

　　尼奧聳聳肩膀，用微笑代替辯論。

　　接著東尼搬出了一大堆他的得意傑作，包括他畫的畫、他寫的書、製作的電視節目說明。以及一些報章雜誌的人物介紹、與社

會名流合照的相片等等。他侃侃而談，得意地炫耀著自己的才華，以及事業上的成就。

　　「你們看！這才是人生，多有意義！」最後他下了個結論，驕傲地把杯中酒乾了。

　　「恭喜你，的確令人欽佩。」尼奧說。

　　「沒什麼，這只是一部分而已。」東尼發覺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。

　　「是的，我相信。」

　　「你還想看些什麼？」東尼很掃興，順口說。

　　「倒是有一件東西我想看看。」

　　「什麼東西？」

　　「你的幸福。」

　　「什麼？」東尼感到受了傷害，猛然站了起來：「你是說我的生活不幸福？」

　　「我沒有說。」

　　「你自己看吧！我缺了什麼？我什麼都有！」

　　東尼開始在房中踱步，他的腳踩在厚厚的地毯上，踏出了沉悶的聲響。

　　「啊！你一定是指我的性生活！不錯！我和我太太分居了，這算什麼？女人，哼！我要多少有多少！我有什麼不幸福？」尼奧



仍然安靜地坐著，東尼熬不住，責問他：「你為什麼不說話？你說我有什麼不幸福？」

　　「你是否幸福只有你知道，我又不是你！」

　　「你不是說要看我的幸福嗎？告訴我，你要看什麼！」

　　「除了你自己，還有什麼？」

　　「我自己？」東尼大吃一驚：「我自己？」

　　「是的。」尼奧說。

　　東尼不是個笨人，正因為他太聰明了，所以才有今天。他聽了無話可說，頹然地投身埋在沙發中，半響，他嘆著氣說：「你說

得對，我努力追求一切，但是卻得不到我自己。」

　　「那是因為你得到的已經太多了，再沒有空間給你自己。」

　　「我能佔有一切，不就是幸福了嗎？」

　　「當你佔有一件事物時，同樣地也被那件事物所佔有，你佔有的越多，能保留給你自己的也就越少。如果你完全被別的事物佔

有了，還能稱為幸福嗎？」

　　「我不知道，你告訴我吧，什麼叫做幸福？」

　　「當你心中充滿愛時，就是幸福。」

　　「為什麼是愛呢？我恨這個世界！我恨！」

　　「世界先你而存在，待你消逝了，它依然存在，你沒有能力去改變它。你如果恨它，就得不到平安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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